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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 中涉及的植物剪纸

诗有近三十首， 大多与人胜节和立

春日相关， 且常以花为主题。 杜甫

的 《人 日 二 首 》 “尊 前 柏 叶 休 随

酒 ， 胜 里 金 花 巧 耐 寒 ” 、 李 适 的

《人日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
“宝帐金屏人已帖， 图花学鸟胜初

裁”， 二者都是对宫廷剪纸活动的

描 述 ， 诗 中 的 “柏 叶 ” “金 花 ”
“图花” 为当时人胜节植物剪纸中

较 为 常 见 的 题 材 。 随 着 时 令 的 变

换， 人们会不断改变剪纸的主题。
韦 元 旦 的 《奉 和 立 春 游 苑 迎 春 应

制》 “池鱼戏叶仍含冻， 宫女裁花

已作春”、 上官婉儿的 《奉和圣制

立 春 日 侍 宴 内 殿 出 剪 彩 花 应 制 》
“密叶因裁吐， 新花逐剪舒”， 都是

对宫廷剪花迎春的描绘。
剪纸作为一种源于民间的手工

艺术在宫廷中颇受欢迎， 无论是后

宫女眷还是当朝官员都对其喜爱有

加， 以致流传下来的剪纸诗以宫廷

剪纸居多。 可见， 剪纸在当时已成

为上下共同追崇的流行元素。 刘禹

锡的 《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何处深春好， 春深少妇家。 能偷

新禁曲， 自剪入时花。” 是对民间

女子剪纸花的描述， 从 “自剪入时

花 ” 可 知 当 时 的 剪 纸 对 象———花

样， 会随时令的变化而改变。 唐诗

中的 “裁红” “裁花” 等词， 应是

指花样种类繁多的剪纸。 唐诗中常

提及的植物剪纸还有 “竹” “桃”
“柳” “梅” 等。 如沈佺期的 “花

迎宸翰发， 叶待御筵披。 梅讶香全

少， 桃惊色顿移”， 孟浩然的 “剪

花惊岁早， 看柳讶春迟”， 王建的

“点绿斜蒿新叶嫩， 添红石竹晚花

鲜” 等。
此 外 ， 立 春 日 宫 廷 植 物 剪 纸

诗 还 有 许 多 。 刘 宪 的 “开 冰 池 内

鱼新跃， 剪彩花间燕始飞”， 描绘

的 是 一 幅 由 鱼 儿 戏 水 、 花 开 并 蒂

和燕侣齐飞共同构成的剪纸图案。
宋 之 问 的 《奉 和 立 春 日 侍 宴 内 出

剪 彩 花 应 制 》 “金 阁 妆 新 杏 ， 琼

筵弄绮梅…… 蝶绕香丝住， 蜂怜

艳粉回”， 描绘的是一幅宫廷宴饮

盛况的剪纸图案： 其中有新杏装点

的 华 丽 的 金 阁 ， 有 绮 丽 多 姿 的 梅

花， 有翩翩起舞的蜂蝶。
人日植物剪纸诗亦有许多。 崔

日用的 《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

彩 缕 人 胜 应 制 》 “金 屋 瑶 筐 开 宝

胜， 花笺彩笔颂春椒”， 此处的剪

纸用途是剪彩为胜， 用金玉饰之，
来 装 点 妇 人 的 化 妆 盒 。 张 九 龄 的

《剪彩》 “姹女矜容色， 为花不让

春……叶作参差发， 枝从点缀新”，
是纯粹的植物剪纸图案， 参差的嫩

芽将枝干装扮一新， 更能衬托花的

娇艳。 徐延寿的 《人日剪彩》 “闺
妇持刀坐， 自怜裁剪新。 叶催情缀

色， 花寄手成春”， 则是一幅由花

和叶组成的简洁的人日剪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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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于九皋
黄德海

陈梦雷 《周易浅述》 释观卦： “下
坤上巽。 风行地上， 遍触乎物， 有自上

观下之义， 则为去声之观。 二阳在上，
四阴所仰， 有自下观上之义， 则为平声

之观……彖取上观下之义， 在上者致其

洁清， 不轻自用， 民自信而仰之。” 观

卦第三爻居下三爻之极， 有可进之时；
又居上三爻之下， 复有可退之地， 正处

在进退之间， 时可则进， 时不可则退，
因而爻辞即为 “观我生进退”， 仿佛正

是 《小雅·鹤鸣》 之象———
鹤鸣于九皋 ， 声闻于野 。 鱼潜在

渊， 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
其下维萚。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 ， 声闻于天 。 鱼在于
渚， 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
其下维榖。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小序： “诲宣王也。” 笺云： “诲，
教也 。 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 。” 皋 ，
泽也。 “皋泽中水溢出所为坎， 自外数

至九， 喻深远也。 鹤在中鸣焉， 而野闻

其鸣声。 兴者， 喻贤者虽隐居， 人咸知

之 。 鱼之性 ， 寒则逃于渊 ， 温 则 见 于

渚， 喻贤者世乱则隐， 治平则出， 在时

君也。 之， 往。 爰， 曰也。 言所以之彼

园 而 观 者 ， 人 曰 有 树 檀 ， 檀 下 有 萚

（tuò， 落叶 。 下节之穀为楮木 ）。 此犹

朝廷之尚贤者而下小人 ， 是以往也 。”
又传曰：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 错，
石也， 可以琢玉 （下节之攻， 亦错意）。
举贤用滞 （遗落）， 则可以治国。”

在这个解释系统里， 诗的主旨是教

诲周宣王求贤访隐。 如果要说里面暗含

着 “观我生进退” 的意思， 则主角是那

个始终没有露面的贤者， 他在理想的情

形下并不固执， 随时机不同而决定自己

的隐显出处。 或者照程子的说法， 即便

世道不靖， 除非有绝大的风险， 贤者或

也应该出而任事 （世事真的太平如无怀

葛天之治 ， 又哪里需要贤者出 面 收 拾

呢）： “玉之温润， 天下之至美也； 石

之粗厉， 天下之至恶也。 然两玉相磨，
不可以成器； 以石磨之， 然后玉之为器

得以成焉。 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 横逆

侵加然后修省畏避、 动心忍性、 增益预

防， 而义理生焉， 道德成焉。” 不知程

子是不是要说， 所有牵扯到具体事务的

好， 都要经过粗粝事实的勘验攻错， 沉

浸在自以为是的正确中， 摆出一副天下

皆浊我独清的样子， 恐非贤者所为。
尽管经常引程子的话， 朱熹却对其

解诗略有些不满： “伊川解 《诗》， 亦

说 得 义 理 多了 。 《诗 》 本只是恁地说

话， 一章言了， 次章又从而叹咏之。 虽

则无义， 而意味深长。 后人往往见其言

只如此平淡， 只管添上义理， 却窒塞了

他。 如一源清水， 只管将物事堆积在上，
便壅隘了。” 后人理解 《诗》 的意思， 最

好是诗自己显发出来的， 堆累上去的各

种说法， 即便再精妙， 也难免有些生硬

的隔膜， 甚至会把清澈壅隘得浑浊。 照

朱熹的看法： “今欲观 《诗》， 不若且置

小序及旧说， 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
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 却从此推寻将去，
方有感发。” 虽然后人颇觉朱熹疑序太

过， 但读 《诗》 抛去旧见， 细心涵咏的

做法， 值得好好思量。 尤其是朱熹在解

诗 （包括他注其他经典） 时， 始终抱着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的诚恳态

度， 有缺漏和不足， 不以意添加， 不妄

自揣测， 看起来有点笨拙， 却是 “多闻

阙疑， 多见阙殆” 的寡尤寡悔之举， 恰

恰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信任。
即如这首 《鹤鸣》， 朱熹就并不怎

么认同毛郑的说法： “此诗之作， 不可

知其所由， 然必陈善纳悔之词也。 盖鹤

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 ， 言诚之 不 可 揜

（夺） 也。 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 言理

之无定在也。 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 言

爱当知其恶也。 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

言憎当知其善也。 由是四者引而伸之、
触类而长之， 天下之理其庶几乎？” 我

们不妨就把这陈善纳悔看成一 个 人 的

“观我生”， 明诚之不可夺 （故能内心有

定）， 体理之无定在 （故可识变而化），
爱而知其恶、 憎而知其善 （故常处世持

平）， 因而可以随时进退， “或出或处，
或默或语” 而莫不中节———这不正是理

学的修养功夫？
差不多就是这样， 尽管朱熹一意摒

弃旧说而善体诗人之意， 却仍然不小心

就带上了理学的色彩， 难免 “说得义理

多了”。 不过即便看到这一层， 也用不

着沾沾而喜， 任何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都有其所处的具体时空， 后之读者， 不

妨得其精微而遗其陈痕， 脱化出新的时

代之声。 如王夫之说此诗， 即未被毛诗

朱 解 笼 罩 ， 自 己 涵 咏 出 一 层 意 思 来 ：
“诗全用比体， 不道破一句， 三百篇中

创调也。 要以俯仰物理 （事物的道理、
规律） 而咏叹之， 用见理随物显， 惟人

所感， 皆可类通。” 兴许是感应于时代

之变， 船山并不一味强调个人的修养功

夫， 而是体察三才 （天地人） 之道未尝

可分———“人本属自然界的产物， 何可

生活于天地之外， 而社会结构的变化，
国家兴亡的反复 ， 莫非三才之 道 的 错

综。” 如此， 则观我生也即可以是观时

代自然之变， 从而 “理随物显”。 脱去

义理笼罩， 人善体此物理之变， 则或可

进退自如。
或者更彻底一点， 不去管这首诗是

写访求未仕的贤人， 还是写人的陈善纳

悔 、 俯仰物理 ， 就只跟着诗中 所 写 来

观， 写到哪里， 就观到哪里———白鹤鸣

叫在深泽之中， 其声闻于广漠之野， 渺

远之天。 鱼或浮游在浅水， 或潜入于深

渊。 喜欢那里的一个小园， 园中多有檀

树， 其下落叶满地， 乔木横生。 园旁有

山， 山上的坚石可以攻错美玉。 然后，
就又是鹤鸣九皋， 鱼潜在渊……不管读

到哪里， 心思都不淹留， 只跟着鹤鸣下

皋泽入云霄， 跟着鱼在水中或沉或浮，
跟着看树木的参天之姿和落叶之态， 看

石的粗粝和玉的精美……一遍又一遍，
始终跟着变化本身变化， 把容易粘滞的

心洗得不停周流 ， 从而越来越 干 净 明

亮 ， 越来越变化从容 ， 人可于此 练 习

“诚合外内之道”， 不断 “观我生进退”。
如此， 这首诗也就不会停留在任何固定

的时空之中， 不会停留在任何特有的解

说之中， 而是在任何一个时空和解说中

都随开随闭， 隐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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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读日本人的文字还算

仔 细 ， 之 前 却 一 直 没 有 弄 清 楚 所 谓

“人日吃七种菜 ”， 或曰 “春之七草 ”
的内涵。 原以为吧， 它和我国的潮汕

地区、 闽南等地一样， 根据不同的风

土物产， 如潮汕土著人擅用芥菜、 芥

蓝、 韭菜、 春菜、 芹菜、 蒜； 客家人

喜用芹菜、 蒜、 葱、 芫荽、 韭菜加鱼

和肉等等 ； 台湾与闽南 ， 则用 菠 菜 、
芹菜、 葱和蒜、 芥菜、 荠菜、 白菜等

等。 大体来说， 芹菜与葱兆聪明， 蒜

苗兆着精于算计， 芥菜令人长寿……
然而， 直到去年读了柳宗民氏的 《杂

草记》， 其开卷第一篇写荠菜且详细解

说七种菜———
“芹、 荠、 母子草、 繁缕、 佛之

座、 菘、 萝卜， 是为七草”。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和歌 “春之

七草”。
日本每年一月七日有喝七草粥的

习惯。 所谓七草粥， 就是将这七种草

切碎煮成的粥 。 这七草在秋天 发 芽 ，
身披绿叶越过寒冬， 是坚韧品格的象

征。 在一年之始喝下七草粥， 寄寓着

人们希望这一整年无病无灾的 心 愿 。
且不论有无道理， 想想新年头几天肠

胃负担较重， 在第七天吃些养胃的粥

也是合情合理的。
日本本州是典型的岛国气候， 主

产稻米之外， 有四季常青的香樟， 有

橘有茶， 即便是冬天也青草不断。 看

梅赏樱的早春时节， 那里地栽的水仙

花如野花， 开着洋萱草一样金黄色的

花朵。 我曾经在名古屋的岐阜和靠近

东京的山梨两地， 接连住宿两个晚上，
利用难得的机会， 一个人早上在日本

农村野跑， 努力辨认地上的野草———
蒲公英 、 荠菜 、 艾蒿 、 青蒿 、 枸 杞 、
商陆、 卷耳与繁缕等等。 日本新干线

两边， 山区和丘陵地带村镇稠密， 不

亚于乘着京沪高铁穿行宁镇道上所见。
但是， 他们的村子无论大小， 街道和

房屋并非整齐划一 ， 朝向不尽 相 同 ，
而好比一连片被彼此摊开的麻 将 牌 。
莫非仿的兰溪八卦村的创意？ 院子和

院子并不一定对门 ， 显得错落 有 致 。

村路、 田塍与院落的墙根， 杂草青草

很旺盛的。
彼邦老教授兴膳宏在 《汉语日历》

中说： “6 世纪的 《荆楚岁时记 》 记

曰： ‘正月七日为人日， 以七种菜为

羹。’ 似为七草粥的起源。” 这个说法

在日本学界流行早了， 他们早早把中

国古俗引入， 后来却因为改元， 没有

阴历而只用公历， 农历春节的正月初

七， 相应变化为阳历的元月七日。 因

为岛国气候， 这 “春之七草” 自然不

难 弄 到 。 母 子 草 ， 就 是 鼠 麴 草 ； 佛

之 座 ， 又 曰 田 平 子 的 ， 汉 语 的 大 名

即 稻 搓 菜 也 。 对 照 日 常 生 活 ， 黄 河

两岸过春节的时候， 荠菜和繁缕等等

不难找 ， 而鼠麴草与稻搓菜很 稀 罕 ，
尤其是稻搓菜， 它在今日 《河南农田

杂草志》 里， 生长的北线， 仅到淮河

流域的驻马店一带。 吴状元的 《植物

名实图考》 已经有了记载， 豫南的固

始人自古喜欢吃下湿地里生长的野菜

稻搓菜， 它是典型的稻作农业地带的

出产。
中 原 地 区 过 春 节 ， 我 们 人 日 吃

“七宝羹 ” 的风习貌似淡出了 。 其 原

因， 因为它和立春而 “咬春”， 吃 “春
盘”、 “五辛盘” 的风俗挨得太近。 由

于闰月， 立春的日子不固定， 有时早，
有时晚， 往往有时候， 人日那一天正

逢打春。 远的不说， 我记得 2009 年春

节就是如此。
五辛盘， 又名春盘和菜盘。 有人

说起源于唐代， 实则更早。 《说郛三

种 》 里有唐人 《四时宝镜 》， 其 中 记

载 ： “东晋李鄂 ， 立 春 日 命 以 芦 菔 、
芹芽为菜盘相馈贶。 立春日春饼生菜

号春盘。” 看看， 它与 《荆楚岁时记》
记载： “正月七日为人日。 以七种菜

为羹” 几乎同时出现。 而翻检我手边

的旧书 《古今岁时杂咏 》， 的 确 杜 甫

与 苏 轼 等 人 ， 提 及 春 盘 和 五 辛 盘 最

频。 有趣的是， 我与唐人罗隐远隔千

古 而 同 “一 根 筋 ” ， 正 好 ， 他 也 有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

六七， 万物生芽是今日。 远天归雁拂

云飞 ， 近水游鱼迸冰出 。” 而 老 杜 咏

《立春》： “春日春盘细生菜， 忽忆两

京梅发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 菜傅纤

手 送 春 丝……” 坡 仙 更 放 达 ， 他 老

人 家 一 吟 “春 盘 得 青 韭 ， 腊 酒 寄 黄

柑 ” （《立春日 》）， 再吟 “辛盘得青

韭 ， 腊酒是黄柑 ” （《立春日 小 集 呈

李端叔》）， 更是名句万古传。 我迷信

名家， 又不全是， 而我觉得说春盘故

事最厉害的一首诗， 则要数乾隆一朝

之 《上书房消寒诗录》 里， 文人叶国

观的 《咬春诗》 说得声色俱全———
暖律潜催腊底春， 登筵生菜记芳辰。
灵根劚土含冰脆， 细缕堆盘切玉匀。
佐酒暗香生匕夹， 加餐清响动牙唇。
帝城接物乡园味， 取次关心白发新。
这风俗一直 鲜 活 地 延 续 到 现 在 ，

其中也包容了 “春之 七 草 ” 的 含 义 。
我们倒是不拘泥于菜或野菜的 品 种 ，
而更加通达圆润， 因地制宜。 生辣与

辛辣之外 ， 要害是两样东西少 不 得 ，
一是生菜， 一是萝卜。 生菜的名堂古

来就多 ！ 《膳夫经手录 》， 唐 代 的 作

家 曾 说 ： “苜 蓿 、 勃 公 英 皆 可 为 生

菜 。” 南宋 《梦粱录 》 则将芥 菜 、 生

菜与莴苣并列。 明清以降， 生菜品种

更 丰 富 了 。 李 时 珍 曰 ： “白 苣 、 苦

苣、 莴苣俱不可煮烹， 通可曰生菜。”
但是萝卜的味道和隐喻生猛———举与

我 相 近 的 地 方 志 的 例 子 说 吧 ， 豫 北

《辉 县 志 》 曰 “杂 切 生 菜 ， 曰 春 盘 。
裹以薄饼食之 ， 曰咬春 。” 郑 州 前 身

《郑县志 》 说 ： “举酒则切粉 皮 ， 杂

以七种生菜 ， 供之筵间 。” 《燕 京 岁

时记 》： “是日富家多食春饼 ， 妇 女

等 多 买 萝 卜 而 食 之 ， 谓 可 以 却 春 困

也。” 好萝卜大小萝卜， 或 “心里美”
萝 卜 ， “愣 头 青 ” 萝 卜 ， 个 个 嘎 嘣

脆 ， 北 方 民 间 有 称 萝 卜 乃 “子 孙 萝

卜 ”， 立春之日迎春 ， 生吃萝 卜 不 仅

预防与提前解除春困， 而且， 还寄寓

了生育儿孙的愿望。

2018 年元月 29 日于甘草居

联中趣味岁月长
翁思再

楹联是对仗 之 学 ， 它 是 一 字 一 音

之 中 华 语 言 文 字 所 独 有 的 艺 术 形 式 ，
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 ， 然 而

降至晚近 ， 这样的玩家不 很 多 了 ， 有

之 ， 则周道南先生堪称佼佼者 。 本 人

孤陋寡闻 ， 直到前几年到华东师 大 闵

行 校 区 兼 课 之 后 才 晓 得 周 道 南 之 名 。
西 南 校 门 处 有 一 块 长 达 数 米 的 石 碑 ，
文为刘永翔教授撰 ， 字为周道南 先 生

书 。 还 有 竖 式 “大 夏 大 学 迁 校 纪 念

碑 ” ， 文 为 前 人 撰 ， 其 书 法 也 出 自 周

道 南 手 笔 。 此 碑 立 在 特 建 的 方 亭 里 ，
2013 年春揭幕时贵宾纷至沓来 ， 摄影

留念 ， 成一时之盛况 。 我暗自猜 度 书

家究为何方神圣 ， 却在一个书画 爱 好

者 的 皮 黄 雅 集 上 偶 见 一 位 谢 顶 长 者 ，
对我笑容可掬 ， 递来名片 ， 一口 扬 州

官话 ： “鄙人周道南 ， 是您的粉丝 。”
这是戏剧性的奇遇 ， 而周道南先 生 的

谦和令我无地自容 。 从此订交 ， 鱼 雁

往来 ， 互赠著作 。 通过拜读 《周 道 南

楹联集》， 终于了解到这位隐居在大杨

浦某小区的书画家周道南 ， 还是 一 位

对联高手。
对联的上下联 之 间 不 仅 要 字 数 相

等， 还需词性相对、 平仄相拗、 句法相

同， 非常考验作者的文字功力。 予观道

南先生笔下之联， 无不自然妥帖， 仿佛

信手拈来。 《周道南楹联集》 中有许多

是在主题要求之下的应命之作， 只能在

既有的规格中用笔 ， 而周先生徜 徉 其

间， 左右逢源， 游刃有余。 如他赠星云

大师的嵌名联:
星光大道， 众生乐土；
云彩高峰， 佛子灵台。

可谓对仗工整， 景象阔达， 禅意深邃，
琅琅上口 。 再如写文史馆员 、 诗 人 周

退密：
退避尘嚣耽述作，
密藏大智看浮沉。
百岁名教授 周 退 密 先 生 ， 向 来 不

求 闻 达 ， 名 如 其 人 。 然 而 “退 ” 和

“密” 分别是动词和副词， 为什么到了

道南先生笔下就能够对得起来 ， 不 觉

别扭呢? 原来其上联之 “退 避 ” 是 一

个 并 列 结 构 的 动 词 ， 但 根 据 下 联 以

“密” （副词） 修饰 “藏” （动词） 之

偏正结构的语感， 即可看作是以 “退”
修饰 “避”， 也是偏正结构了。 好的联

作常见活用词性之妙 ， 道南先生 可 谓

此中高手。
我把周道南先 生 所 作 的 楹 联 称 为

“周联”， 无论何人何物， 一旦进入 “周
联 ”， 特征就被概括出来 ， 栩栩如生 。
如扬州个园征联， 道南撰曰：

修竹弄千姿， 宾主同书双个字；
白天呈四季， 楮毫难画一园山。
原来 “个 ” 字 在 国 画 里 是 竹 的 形

状， 这副 “周联” 描绘了一个画家会聚

画竹的场面， 以画面上 “个” 字重叠纷

披衬托个园的实体风景， 与此同时还道

出其得名缘由。 个园另有一胜景名曰四

季假山， 也通过下联概括进去了。
再如 1994 年豫园商城征联， 道南

先生为南翔小笼馒头店写道：
皮薄、 馅多、 笼小， 百吃不厌；
价廉、 器洁、 情深， 下回还来。
南翔小笼之所以百年享誉， 靠的就

是食品本身和环境、 服务态度方面的这

些特色， 他概括得很实在， 恰是平头百

姓的声口。
在这本楹联集里， 有许多精彩的作

品妙在用典准确、 遣词独到， 其古书阅

读量由此可见一斑。 兹举受托为建筑大

师贝聿铭所拟嵌名联为例：
大将聿皇添地景，
人间铭感构天堂。
其 上 联 “聿 皇 ” 见 《古 文 苑·宋

玉》： “体轻蚊翼， 形微蚤鳞， 聿遑浮

踊， 凌云纵身。” 章樵注： “聿遑， 迅

疾 也 。 ” 汉 代 扬 雄 《羽 猎 赋 》 则 曰 ：
“及至罕车飞扬， 武骑聿皇。”

“周联” 之趣味还在于藏有掌故轶

事， 联外有话。 如 1995 年南京阅江楼

征联， 道南先生回应：
六百年， 狮山沉睡， 有记无楼， 空

留史话， 每起遐思， 笑问朱皇真与假；
廿世纪， 象物有灵， 沿江设景， 饱

览云樯， 顿生吟兴， 欢歌今貌丽而庄。
原来朱元璋为庆贺自己得天下， 欲

在长江岸边建一座 “阅江楼”， 传旨群

儒撰 《阅江楼记》， 他自己也带头写了

一篇， 后来评出宋濂最佳。 可是后来阅

江楼忽然停建了， 先前下圣旨是为考察

诸臣是否敢于劝阻云云。 朱元璋是否真

有这个意图， 他自己没有明说， 于是留

下一段 “有记无楼” 的史话。
再如赠张中行先生嵌名联：
学贯中西， 敏而好古；
德存行止， 善者为人。
中行先生堪称现代大儒。 上世纪八

十年代我采访他时问及一些往事， 他表

达了对当年 “时代病” 的宽容， 口中没

有一句怨言。 行公之哲人大器， 于此联

也有所显示。
本书妙联还有许多， 如生肖联 《巳

蛇》： “作画休添足， 举杯认准弓”； 张

驰先生嵌名联： “弓长能射日， 马也会
行空”； 马未都先生嵌名联： “未来文
物齐天寿， 都是先生此日功”， 可谓琳

琅满目， 不胜枚举。
周道南先生出身于扬州书香门第，

父亲淹通文史、 执业中医， 其 《周子庚

医案》 一书有中医世家兼皮黄名票何时

希、 名教授陈从周等为序作跋， 可见威

望之高。 道南年幼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耳

濡目染， 于古典文学有扎实的幼功。 自

嘉定县娄塘中学退休之后， 道南先生以

书画诗联自娱， 今虽九秩高龄而童心未

泯， 笔耕不止。 这本 《周道南楹联集》
播其情趣， 载其学识和情怀， 呈现了一

位传统士人之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正

直善良的思想品质。

（本文为 《周道南楹联集》 序）

序跋精萃


